
凡人心迹

心香一瓣

生活感悟

往事随想

岁月留痕

五彩地絮语

人生百味

五彩地2023年 8月 31日 星期四 3本版责编/鲍 宏hnrbwcd7726@163.com

人 间 至 味 是 清 粥
申功晶

在我的家乡 ， 有早起喝粥的习
惯 ，桌子中央摆着一锅白粥 ，辅以四
色小菜佐之 ：一碟腐乳 、一盘雪里蕻 、
一个皮蛋切成四瓣躺在碗里 、一根油
条斩成数段 ，蘸上虾子酱油 ，摆好即
可开吃 。 我顶讨厌喝粥 ，一说起粥 ，不
免联想到古装电视剧里的粥棚 ，鹑衣
百结的灾民排队领粥 ， 在我印象中 ，
粥乃惜老怜贫之物 ，寡淡无味 ，不过
聊胜喝西北风而已 。 于是 ，索性揣上
压岁钱 ， 跑到隔壁点心铺去吃汤包 、
生煎 、泡泡馄饨 、鱼肉双浇面……

我参加工作后 ， 经常外出应酬 ，
大杯喝酒 、 大块吃肉 ， 时间一久 ，肠
胃吃出了问题 。 就诊之际 ，大夫开完
药方 ， 还千叮万嘱 ， 切记饮食清淡 。
母亲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粥 ，因粥食温
软香黏 ，易消化吸收 ，更兼健脾补虚
之效 ，一如清代名医王士雄所述 “粥
乃世间第一补人之物 ”，连 《红楼梦 》
里吃惯珍馐佳肴的贾府子弟亦将食
粥视为养生之道 ， 且贾府粥类繁多 ，
从主子到仆役 ，什么人喝什么粥都有
讲究 ，譬如 ， “御田胭脂米 ”熬成的红
稻米粥只能由最尊贵的贾母独享 ，贾
府少主宝玉喝的是绿色香米熬制的
碧粳粥 ， 林妹妹肺虚常食燕窝粥 ，丫

鬟袭人偶感风寒 ， 只能吃些米汤静
养 ，即大米熬稀饭时凝聚在锅面上的
一层粥油 。

母亲知我不喜食粥 ，翻着花样做
起赤豆糊糖粥 、皮蛋瘦粥肉 、青菜咸
肉粥……她还别出心裁用梅花瓣和
雪水熬成诗情画意的 “暗香粥 ”。 当
然 ，最养脾胃的当属白粥 ，母亲又煞
费心思为我调配 “佐粥小菜 ”，诸如 ，
搭一个 “筷子头一扎下去 ，吱———红
油就冒出来了 ”的高邮咸蛋 ；配一碟
色泽姜黄 、一嚼一口 “嘎嘣脆 ”的 直
萝卜干 ；来一碗 “用酱油 、糖 、冬菇汤
煮出后晾得半干的 ，味长而耐嚼 。 从
苏州上车 ，买两包小豆腐干 ，可以一
直嚼到郑州 ”的卤汁豆腐干 ；当然 ，最
下粥的莫过于鲜嫩脆香的安吉惊雷
笋 ，“拈箸入口 ，香留齿颊 ”，食之令人
胃口大开 ，能额外多进一大碗 。

那一年寒冬 ， 家人投资失利 ，欠
下一笔债务 ， 于是 ， 我白天上班 ，夜
间 “爬格子 ”赚取稿费 。 经常伏案半
夜 ，肚皮饿得 “咕咕 ”直叫 。 我在书房
里支起一架红泥小火炉 ， 抓一把生
米 ，加足清水 ，文火慢煨 ，当火焰舔
着锅底 ，炉上发出 “咕 噜咕噜 ”的翻
滚声响 ，尚未喝上热粥 ，心头已有了

暖意 。 粥煮好后 ，盛上一碗 ，亟不可
待地吹气 ， “呼啦呼啦 ” 两 、 三口下
肚 ，直抵肺腑 ，瞬时周身俱暖 。 这般
喝粥码字 ，不知不觉天际泛白 ，仅两
月 ，债务如数还清 ，提早落了个 “无
债一身轻 ”的自在 。

近些年 ， 我所在单位福利甚好 ，
经常发米 、发油 ，隔壁办公室一位上
了年纪的阿姨指着米袋 ， 一个劲夸
赞 ： 这是本地上好的新米 ， 用来熬
粥 ，香是香的来 ！

一语勾起数年前那段啜粥消夜
的往事 ，我回到家 ，淘米煮粥 ，守在
炉旁 ，翻书消遣 。 一锅好粥 ，须耐下
性子 ，文火慢熬 。 我想起家乡有一位
清贫少年 ， 他借宿寺庙 ， 夤夜苦读 ，
每天熬一锅粥 ，待冷却凝冻 ，切成四
块 ，早 、晚各取其二 ，就着野菜碎末
充饥 ，食之亦甘之如饴 。 这个少年就
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 ” 的先贤范仲
淹 ， “断齑划粥 ” 滋养了一代名臣的
不凡人生 。还有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
芹 ， 从富贵公子沦落 为 穷 酸 才 子 ，
“举家食粥 ” 数十年 ， 写下了字字珠
玑的千古奇书 《红楼梦 》。

我少年时读过一首 《煮粥诗 》“莫
言淡薄少滋味 ， 淡薄之中滋味长 ”，

彼时并不深解其中之味 ， 现在想来 ，
一锅好粥 ，须经历熬 、滚 、煮几个过
程 ，而好的人生 ，又何尝不需要事上
磨练 。 粥开始 “咕嘟 ”沸响 ，揭开锅
盖 ，盛上一碗 ，但见米粒粘稠 ，却颗颗
完整 ，边吹边啜 ，果然 ，口感绵滑 ，不
薄不稠 ，充斥着稻米的清香 ，那是从
前的粥滋味 。

从前的米 ，不施化肥农药 ，产量
低得很 ，可每煮一锅粥 ，稻香溢满屋
间 ， 粥表面还浮着一层米油 ， 故有 ：
“贫人患虚症 ，以浓米汤代参汤 ，每收
奇迹 ”之奇效 。

从前的乞丐 ，“讨饭 ” 不要钱 、只
要米 ，自己生火搭灶 、下锅煮粥 ，捧碗
而喝 ，填饱肚皮后 ，往墙根底下一靠 ，
晒晒太阳 、挠挠虱子 ，端的是 “心头无
事一床宽 ”。

从前的一家人 ，于暮色四合之傍
晚 ，支一张团圆桌 ，围着一锅热气袅
袅的清粥淡饭 ，吃得其乐融融 、吃到
风生水起 、吃出了一家老小平淡而温
馨的烟火滋味 。

想来 ，这粥味 ，又何尝不是人生
之味 ？ 粥味虽寡淡 ，亦如繁华落尽后
的返璞归真 ，所谓的人间至味 ，亦不
过一碗清粥尔尔 。

归 潘 宁 摄

中 年 喜 秋
郭华悦

喜欢秋天，还是近年来的事。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季节，是春天。 春天的春暖花开，鸟语

花香， 总仍在一瞬间彻底俘虏孩子们的心。 沉寂了一冬的童
心，在春风的脚步到来之际，又开始雀跃起来。 对于孩子们来
说，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

那会儿，总觉得春天就是这个世界的全景。 春，是一年之
始；童年，亦是一生之开端。 在父母的呵护下，春天对于孩子们
来说，无异于美好的符号。 也正因此，孩子们对于春天，自然有
着特别的偏好。

后来，长大了，却开始觉得春不如夏。
夏天里，那片葱茏的风景，那种汗水过后的畅快与充实，

是春天无法比拟的。 年轻的人，躁动与勃发并存。 对未来充满
着憧憬与斗志的我们，更觉得那种奋斗的日子，才是真实而淋
漓尽致的人生。 于是，夏日自然也成了当时的最爱。

而如今，最爱的季节却成了秋天。
早些年，特别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总觉得秋天是个

充满了惆怅与哀伤的季节。 在那激情昂扬的岁月里，自然对秋
天这样象征着悲伤的日子，不太喜欢。 直至如今，人生一路走
来，这才发觉自己往年对秋天的偏见，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
其他。

你看到，秋天里那种醉人心扉的宁静了吗？ 一盏茶，一本
书，就能放飞思绪；有月光的夜晚，院中小坐，临风赏月，顿时
万物空灵；有雨的日子，临窗静坐，闲听雨声，也是一种绝佳的
享受！

你尝过，秋天里那种丰收的喜悦吗？ 春的萌发，夏的激扬
与奋斗，在秋天则成了一枚枚沉甸甸的果实。 品尝着这些混合
汗与泪的果实，你才能真实感受到，过往那些岁月的价值。 秋
天会告诉你，人生至此不虚度。

这些感悟，年少时哪能明白？ 秋日看似哀愁的背后，是历
经浮沉的生命轮回；秋日的萧索，是丰收过后的充实。 这样的
秋天，又怎么会不可爱？

领略秋天的美，你只需一颗平淡而简单的秋心。

屋后的晚饭花开了
张小青

父亲又坐在后门外抽烟了，那个位置，夏天有很好的穿
堂风。 那个身影，那个姿势，在我记忆里定格成一幅油画。

除了堂屋的大八仙桌，厨房里有张小饭桌，夏天可以轻
巧地搬到屋后空地去吃晚饭。 木质小靠背椅，家里有很多张，
小方桌配了四张。 记忆里，父亲就坐在靠背椅上，母亲一边
喘，一边在灶台上忙碌晚饭，我挑了两大篮子草回来，羊圈里
养了十几只羊。

贴着北墙垒起的灶台，窗户下装了简易的水池，农村没
有那么讲究排污水，水池下面一根塑料圆管就直接把淘米洗
菜水排到墙外。

墙外，那株粗壮的晚饭花开得正艳，香气能氤氲几十米。
我挑着沉重的草篮进家，二十米开外大门口就能闻到，晚饭
花开了。 这花生命力顽强，天种天出，每天的淘米洗菜水顺着
墙根出去，就把花滋养得蓬蓬勃勃。 整株花的直径要有小饭
桌那么大了，花开得层层叠叠，紫色的，间或有两朵黄色的，
或者紫黄双色的，小喇叭一样，芬芳四溢。

父亲抽着烟，卸去一天的疲惫。 他眼里看的是晚饭花，还
是屋后一望无际的水田，还是愁母亲每周透析三次的医药费？

我的青春，似乎是灰色的，伺候病重的母亲，操劳家里家
外的活计，以致后来有人给我说亲，介绍我的话语是，从来没
看到我闲过。

不，我的青春是有色彩的，你看，屋后墙根的晚饭花，浓
艳热烈，每年夏天，陪伴我们一家人最悠闲的晚饭时光。 我会
采上几朵，放母亲鼻子下，让她嗅嗅花香，母亲，你别动，你就
看看花，闻闻花香。

昏黄的灯光下，我在窗下洗刷锅碗，窗户透出的灯光，照
射在长大了的花树上，手伸出窗外，能够到花了呢！ 晚饭花一
阵一阵散发着它的花香，沁人心脾。 忽然觉得，忙了一天，我
也不累。

母亲携着花香蹒跚着进屋， 我对身旁的母亲说：“妈，晚
饭花的生命力，特别顽强、旺盛，你也会像晚饭花一样的！ ”

母亲紧锁的眉头，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展开来，她的笑
容那样明媚，照亮了我的青春，也让后来许许多多个没有她
的夜晚，也氤氲着晚饭花的香气。

校园里有间小木屋
石 毅

都说“天下石姓是一家。”小爷，我的本家，
同乡，仅此而已。

那年暑假， 我转学至离家 30 里远的城头
中学读初三。那所学校升学率高，环境优美。大
哥对我说，你小爷在那儿教书。

初次见到小爷，吓我一跳。小爷人高马大，
像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声音细而洪亮。 小爷大
树牵小草，领着我去见班主任王老师。 我很快
住进了集体宿舍。

小爷说话风趣。一次，他拿着数学书，跟物
理老师边走边聊，非常开心。 一只脚刚迈进教
室，头“咚”地一声撞到门梁上。 他下意识揉揉
头，笑着说：“乖，走神啦，门梁对我提意见了。 ”
逗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一堂精彩的数学课便
拉开了序幕。

小爷黑板上画圆，从不用教具。 大拇指为
圆心，食指和中指夹半根粉笔，一转一圈，一个
完整的圆就成了。 交汇点严丝合缝，找不到一
点人工焊接的痕迹。 下课了，我们学着他的方
法画圆，踉踉跄跄，非偏即弯，没一次成功。 从
那一刻起，我喜欢上了他的数学课。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除了小
爷，偌大的学校，我没一个熟人。

学校树多，暑假野草疯长，草多招蚊子。一
到晚上，宿舍蚊虫喧哗，撞得白炽灯当当响。宿
舍全是陌生的面孔，几个话痨一吵半宿，睡觉
都不安，更不要说看书了。 人睡不着，就会想
家。 晚上睡不好，白天上课时常瞌睡。 很快，初
三第一次开学检测，我迅速败下阵来。

周末放学，小爷突然叫住我，说找我聊聊。
我心里一惊，跟在他身后，大气不敢出。脚下的
石子在婆娑的树荫里发出沙沙声响。拐了两个
弯，到了学校最后一排教工宿舍，灰砖灰瓦的
房子像慈眉善眼的古稀老人， 房子背后是菜
园，菜园四周苍松环绕。到了小爷家门口，看见
厨房一小间，上面盖着碧绿的丝瓜秧，一层金
色花。 紧贴厨房有张蓝色塑料网，里面圈着几
只母鸡。 晚饭是小娘亲手做的手擀豆面，菜是
韭菜炒鸡蛋，一屋子香味。吃饭时，小爷问我乍
到新学校是否适应？ 数学课是否听得懂？ 课余

怎么安排……看我碗里面条快吃完了，不由分
说再给我添加，我渐渐放松了心情。

吃完晚饭，太阳落山。 晚霞里的校园像一
幅油画，小爷带我一起在校园里溜达。 城头是
个林场，校园四周，里里外外几乎全是老松树，
中间夹杂寥寥几棵白杨，空气里弥漫着松香的
味道。我们转了一圈，最后，在学校的鱼塘边坐
下来。小爷问我，一个人到新学校，是不是太孤
单了？ 他的话一下子点到我心里最柔弱的地
方，我像决口的闸门，泪水夺眶而出，把心中的
烦恼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次日，我从集体宿舍搬了出来，住进小爷
家一间放杂物的半檐小木屋里。 小屋一面倚
墙，屋面红瓦，红瓦上爬着丝瓜藤。松树枝干排
列的墙面密不透风， 地面铺着平整的红砖，里
面有电灯、高低床、蚊帐、课桌、脸盆与塑料桶。
小爷递给我一把钥匙说，厨房里有自来水。 那

时，老家还没通电。 这样的学习环境，在当时，
我梦寐以求。

在小木屋，风雨雪都被挡在外面，里面温
暖如春。门一关，安静舒心，自由自在。每天，我
都可以起得比别人早一些， 背书作业无人打
扰，很快进入状态，比别人掌握更多的知识。困
了，床上一躺，伴着风声虫鸣，一觉天明。 次日
上课，精神饱满。

从此，小屋成了我的家，小爷是我唯一的
亲人……

那年中考，我的数学成绩最好，总分全校
第二，高出县重点中学录取分数 50 多分。中考
志愿，像小爷一样，我选择填报中师。

三年后，我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参加工作
时，我的父母亲都已去世。 小爷给我做过一次
媒，那时，我觉得自己年龄尚轻，还想继续读书
学习，错过了一次美好的姻缘。

自那年暑假转学至城头中学读书起，至今
已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学校郁
郁葱葱的松林， 小爷在黑板上娴熟的画圆术，
去他家吃手擀豆面与香喷喷的韭菜炒鸡蛋，鱼
塘边跟我促膝谈心，尤其是那个让我一辈子都
难以忘记的小木屋……

远 处 的 爱 情
张红梅

他们是经朋友撮合走到一起的 。 没有结
婚的时候 ，两人很少见面 ，更别说什么一起看
电影喝咖啡这等浪漫的约会了 。 他们结婚 ，是
因为他的奶奶当时病入膏肓 ， 想亲眼看着孙
子结婚 ，于是他就娶了她 ，她就嫁给了他 。

婚后的生活平平淡淡 。 他上班 、 下班 、回
家 ；她上班 、下班 、回家 。 再后来 ，她给他生了
一个儿子 ，两年之后 ，又生了一个女儿 。

生完两个孩子后 ，他们的生活陷入了 “混
乱 ”，爆发过几次不大不小的争吵 ，好在每次
争吵的时候 ，总有一方先选择沉默 ，在一方沉
默后 ，另一方也能很快不再纠缠 。

没有冷战 ，有的只是尽快投入到柴米油盐
的混乱中 ：喂儿子吃饭 、给女儿换尿布 、送儿
子去幼稚园 、匆匆忙忙上班 ，晚上回来拖地 、
洗一堆脏衣服……

很普通的生活 ，很平凡的日子 。
等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之后 ，他们的生活又

慢慢恢复了之前的那种平淡 。 他们偶尔会在
睡觉之前考虑未来的事情 ， 比如孩子将来要
考哪所大学 ，学什么专业 ，甚至考虑到两个孩
子将来都成家了 ， 万一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城
市 ，他们两个怎么帮儿女带孩子 ，在儿女的生
活工作上助他们一臂之力 。

谈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会忽然生出某种担

忧 ：到时候两人会不会分居两地 ？
平淡的日子过惯了 ，没有激情的婚姻过惯

了 ，在谈到对诸多未来打算的时候 ，两人却出
奇的一致 。

女儿上高中的时候 ， 一次好奇地问他 ：
“爸爸 ，你和妈妈的爱情精彩吗 ？ 浪漫吗 ？ ”

一语惊醒梦中人 。
爱情 ？ 他们有过吗 ？
他看着她 ，她看着他 ，两人都有点尴尬 。
他们释怀 ，源于一次在报纸上看了一篇小

文章 ， 文章的大概意思是 ： 一位男子准备和
“轰轰烈烈 ”相恋多年的女友求婚 ，朋友问男
子怎么突然想结婚 ？ 这位男子说女友开始往
“远处 ”想了 。 男子口中的 “远处 ”就是女友知
道给他省钱了———女友相中一件衣服 ， 一看
价格要两千多块 ，居然果断放弃 ，嫌贵 ，之前
可是买三千多块钱的衣服都不带眨下眼的 。
知道帮男子省钱的潜台词就是想要和他过柴
米油盐的日子 。

别人结婚是因为往 “远处 ”想了 ，而选择
走进婚姻 ，他们却恰恰相反 ，是 “临危受命 ”先
走进婚姻后 ，有了许多共同的 “远处 ”打算而
不离不弃相濡以沫 。

他顿悟 ：他们的爱情或许在远处 。 他们正
奔赴在远处爱情的路上 。

随 便 花
彭 涛

情人节那天，阿英下班回家，一开门
就看见茶几上放着一捧鲜花。 老公阿彬正
在厨房里忙碌，“刺啦———刺啦”的炒菜声
伴随着烟火气直往鼻孔里钻。

“回来了，晚饭马上就好，有你最爱吃
的红烧鱼！ ”阿彬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

阿英没有回应老公，放下包，瘫坐在
沙发上。 茶几上的鲜花很漂亮，红的玫瑰，
白的百合，还有星星点点的满天星。 但这
花比起闺蜜阿萍的钻石项链，简直不值得
一提。 阿英一想起阿萍那得意洋洋的脸，
心里就难受，为什么同样是女人，阿萍就
那么命好，找了一个有钱的老公呢？

“想什么呢，饭好了，快来吃饭！ ”四菜
一汤，阿彬已摆好碗筷。

阿英坐在沙发上没动，眼睛直直地盯
着茶几上的鲜花。

“喜欢吗？ 我特意为你买的，今天是情
人节！ ”阿彬也坐了过来，轻轻地握着阿英
的手。

阿英手一甩，挣脱了阿彬，满脸委屈
地说：“阿彬，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花吗？ ”

阿彬一脸愕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随便花！ ”阿英几乎是哭着说道：“咱

们结婚这几年，你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
送过我，哪像阿萍她老公，今天送名牌包
包，明天送钻石项链，她从来就不考虑钱
的问题，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

“咱不能和她比，她老公是做生意的，
我只是一个小公务员，知足就好，知足就
好！ ”阿彬再次握住阿英的手，安慰她说
道。

“怎么不能比， 不都是一样的人吗，凭
什么她阿萍能当阔太太， 我就只能是老妈
子的命！ ”阿英越说声音越大，几乎要吼起
来。

阿彬被阿英的话吓住了， 愣了一会
儿，默默地坐到饭桌旁。 原本浪漫温馨的
情人节晚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吃完了。

阿英和阿彬是大学同学，当初他们谈

恋爱， 就是看中彼此都是老实可靠的人，
结婚这些年来，小两口勤勤恳恳，比上不
足，比下有余，还算过得去。 但自从阿英和
阿萍成了闺蜜之后，阿英的心理就发生了
变化。 论相貌气质，阿英都胜阿萍一筹，但
阿萍老公很会挣钱，把挣来的钱都花在了
阿萍的包装上。 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
装。 每次和阿萍在一起，阿英都会有无地
自容的自卑。

久而久之，阿英就把内心的不快迁怒
于老公阿彬的无能之上，于是就有了情人
节晚上的那一幕。

第二天一大早，阿英刚进公司，就看
见了阿萍。 阿萍依旧是珠光宝气，但头发
乱蓬蓬，表情病怏怏，黑眼圈十分明显。

“怎么了， 昨晚情人节和老公疯得太
晚，没睡好？ ”阿英挽起阿萍的手，在她耳
边悄悄地问。

阿萍没有回答，红红的眼睛里，眼泪
几乎要溢出来。

“这……这是谁，让你受委屈了？ ”眼
泪让阿英意识到阿萍的难受是有原因的。

“昨天晚上的情人节我是一个人过
的，我老公十二点过了才回来，一身酒气，
神志不清。 ”阿萍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她
一边流泪， 一边说，“我向他抱怨了几句，
他竟然冲我吼了起来，说什么他在外拼命
挣钱，不就是为了让我能随便花吗，我还
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

阿萍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流下
来，打湿了阿英的手臂，也让她想起了昨
晚的事情。

晚饭后，阿彬默默地洗完碗，就上床
看书去了。 晚上睡觉时，阿英感觉到有点
冷，轻轻地扯了一下被子。 阿彬马上把被
子给阿英盖好，还用手臂把阿英紧紧地搂
住，一股暖流紧紧地包裹着阿英，让她有
了舒适和安稳。

随便花？阿英苦笑了一下。看来，在不
同人那里，花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啊！

顺 道
袁振华

晚上吃饭的时候， 浩浩瓮声瓮气地
跟他妈说：“陈老师说明天要来家访。 ”

沈曼一听就炸了：“你上中学才两礼
拜就开始惹事啦？！ ”

浩浩“腾”地站起身：“老师来家访就
说明我惹事啦？老师说就是例行家访，每
一个学生家都要访到！ ”

沈曼将信将疑，哪有这样的老师，不
都是学生在学校惹了事才上门家访的
吗？

沈曼有心再盘问两句， 又有点不忍
心。自从离婚后，她一个人带着儿子窝在
这个老旧小区， 连去学校的路都没通上
公交，自己在家政公司上班，也没时间送
他上学，未成年孩子又不能骑车，这么远
的路都靠他自己走，想想也怪委屈他的。

甭管怎样，老师要来家访，沈曼还是
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天跟雇主家请了假，
早早回到家候着。

浩浩放学到家没多久， 陈老师随后
就到了。

沈曼还是开学的时候见过陈老师一
面，知道陈老师很年轻，才结婚没多久。

寒暄几句过后，沈曼小心翼翼地问：
“陈老师，浩浩在学校是不是惹下什么事
了？ ”

陈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随即又
轻皱眉头，“浩浩在学校表现都挺好的，
就是偶尔会迟到，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

沈曼一听是为这个，顿时放松下来，
把这里不通公交， 自己上班忙没时间送
等苦楚跟陈老师如实诉说了一遍， 并表
示下次一定督促浩浩早点去上学。

陈老师听后略一沉吟， 说孩子每天
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确实不容易，自己
正好就住在前面小区， 以后可以让浩浩
跟她的车去上学。

沈曼一听，说那怎么好意思。
陈老师说 ：“客气啥 ， 反正也是顺

道。 ”
从此以后， 浩浩就跟着陈老师一起

上下学，整个人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
学习成绩提上去了，性格也变得开朗了。

沈曼自然十分感激， 有心到陈老师
家拜访，表表心意，可陈老师死活不告诉
她自己家的具体地址。

这样过了两月， 沈曼和原来的雇主
家的合同到期， 公司又给她安排了一个
新雇主。

沈曼一看，这家住在新城区，离她住
的地方隔着老远的距离，就有点不情愿。

不想主管拉下脸：“这两年能找着活
干就不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 这家男的
在医院上班，女的是教师，都挺忙，现在
女的怀孕了， 想找个人料理料理家务就
可以了，活不重，你要是真不情愿，我就
安排其他人了啊。 ”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沈曼哪能说不
干。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 沈曼按约定的
时间来到雇主家。

门一开， 门内的人和门外的人都惊
叫了一声。

原来开门的不是别人，正是陈老师。
因为去家政公司联系的是她老公， 所以
她和沈曼双方都不知情。

沈曼一时间百感交集， 十分过意不
去地说：“陈老师， 你住得离我们小区这
么远，你咋还说是顺道呢？ ”

陈老师说：“我到学校就五分钟的路
程，也怪没意思的，正好也想每天到老城
区兜一圈，可不就是顺道吗？ ”

沈曼本来正抹着眼泪， 被陈老师的
这句话一下子给逗笑了。

用


